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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健 康

家乡鲁南滕州，旧有“立夏、
小满见三鲜”之说。春去夏来，
最先成熟的新鲜果粮上市，这对
旧时仅靠耕种解决温饱的农民
来说，是多么可喜的事啊！我曾
向当地老者打听，这“三鲜”都是
什么？所得答复唯有樱桃一鲜
无异议，其他二鲜：黄瓜、草莓、
蚕豆、蒜薹、桑葚子……莫衷一
是。为此，我在网络查“初夏三
鲜”，地广人众，更是多有不同。
立夏、小满是夏季最先到来

的两个节气，故称“孟夏”。明代
《酌中志》记有孟夏四月尝新之
事：“是月也，尝樱桃，以为此岁
诸果新味之始……取新麦穗煮
熟，剁去芒壳，磨成细条食之，名
曰‘稔转’，以尝此岁五谷新味之
始也。”在这里“新”“鲜”二字意
同，可惜的是书中仅记二新。

《醒 世
姻缘传》写

有山东武城县初夏三鲜之事，第
三十六回说：“待了一月，沈裁的
婆子，拿了一盒樱桃，半盒子碾
转，半盒子菀豆，来看晁夫人，再
三谢前日打扰。”这“待了一月”
之前是什么时候？此文前有“晁
夫人……到正三月天气，与春莺
做了一套石青绉纱衫、一套枝红
拱纱衫……”可知
后一月是在孟夏四
月，此时，樱桃、碾转、
菀豆上市，以时鲜馈
赠他人最是得宜。
《清嘉录》在“立夏见三新”

末段说：“按：《昆新合志》：‘立夏
日，家设樱桃、青梅、麦蚕窨糕等
物，饮烧酒，名曰立夏见三新。’
与郡俗略异。”昆（山）新（阳）同
属苏州府，立夏三新尚稍有不
同，武城县位于鲁西北，初夏三
鲜能与鲁南相同吗？查阅明万
历《滕志 ·方物志》，滕地有此三

种物产，樱桃在“果之品”，碾转、
豌豆在“谷之品”，至清道光《滕
县志》仍如是记。这三种物产，
在当地同类产品中都是最早上
市的，可以说，那时鲁西北武城
县初夏三鲜当与鲁南滕州无异。
此三鲜中，樱桃貌美味佳，

今鲁南山坡向阳处自然生长的
樱桃，在立夏前几
天就可上市，鲜果
贵在自然早熟，近
些年多有人在路边
设摊收购。

豌豆早收，可饭可菜，颇受
人们喜爱。元代王祯《农书》说
豌豆：“百谷之中，实为先登。蒸
煮皆可便食，是用接新，代饭充
饥。《务本直言》云：如近城郭种
之，可摘豆角，卖而变物。庄农
献送，以为尝新，贵其早也。”因
其可爱，关汉卿才有“蒸不烂、煮
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

粒 铜 豌
豆”之句
吧！我听家乡农民说过，豌豆播
种适时很重要，不然就没有蚕
豆、荷兰豆那么容易越冬。
碾转是用早熟的大麦，磨出

的一种食品，现在家乡八十岁以
下的老人多不知道此为何物
了。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入社，
农作物统一种收，麦子收割亦不
例外，所以也就见不到碾转了。
书载，宋代陆放翁吃过它，诗记
时名“连展”，并注“淮人以名麦
饵”。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说
得甚是清楚：“取其粒之将熟含
浆者，微炒，入磨，下条寸许，以
肉丝、王瓜、莴苣拌食之，别有风
味。”碾转在旧时被富贵人家视
为尝鲜美食，而春荒挨饿的农民
则把它看作救急之粮；正如鲜豌
豆，有人用它“尝新”，有人用它
“充饥”。

孙南邨

初夏三鲜

今年，我们作为50后
的第一代，将迎来小学毕
业六十周年。写点什么来
纪念我们的儿童时代？回
望来路，眼前顿现一群活
泼的少男少女披着霞光唱
着歌，清亮的童声穿透蓝
天、碧湖、花丛，荡漾着，荡
漾着……
美哉，歌

声！我们的儿
童时代！
听 妈 妈

说，襁褓中的
我，每当听到“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
祖国，就是保家乡……”这
首歌，便即刻停止哭闹。
哦，也许这是我生命中对
歌声的最早“领悟”吧！
“太阳天空照，花儿对

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
什么背上小书包……”唱
着这首歌，我们成了一年
级小学生。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在庄严的队歌和队鼓声
中，二年级的六一，我们戴
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

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
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
地上……”唱着《快乐的节
日》，欢度我们的六一。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悲伤的曲调叙说着
小英雄的故事，我们流着
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

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
阵快乐的歌声……”在婉
转美妙的乐音中，我们“听
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

船儿推开波浪……做完了
一天的功课，让我们尽情
欢乐……”电影《花儿朵

朵》的主题歌，堪称我们儿
童时代的王牌歌曲了，那
动感的画面，美丽的风景，
悦耳的旋律，传唱了一代
又一代！
“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

新枝芽，阳光雨露哺育它，
快快长大快快长大……”
唱着唱着，我们长大了！

“学习雷
锋好榜样”“千
万个雷锋在成
长”“我在马路
边捡到一分

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
里边……”这些春风化雨
般的歌词，这些跳跃着童
趣的音符，每一首都是诗，
每一首都是画，润物细无
声地在我们纯净的童心里
播下了真善美的种子。
歌声飞过60年，至今

儿时的歌都依旧清晰地留
存在我们的记忆里，跃动
在我们的唇齿间，还有，那
些伴随着歌声的故事一串
串，60年岂是弹指一挥间？

我们的音乐老师，您
还好吗？
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某

一天，大队辅导员交给时
任“三道杠”的我一个新任
务，她说学校新来了一位
音乐龚老师，他希望每天
利用课间十分钟，播放歌
曲，让校园唱起来，她和校
长都很支持。于是我见到
了龚老师第一面——

清癯的脸庞，却一身
黑布衣黑布裤黑布鞋；宽
阔的脑门，却身背
微驼。在我儿童
的眼里，乍看外
表，感觉似乎不像
音乐老师。然而
他的到来，却使校园充满
了歌声，很快，我们的歌声
又从校园飞到了校外。他
组建了校史上第一个歌咏
队，我也有幸在列。看着
龚老师娴熟优雅地弹琴、
教唱、指挥，我为自己先前
的不识而羞愧。不到一
年，我们歌咏队就参加了
区、市小学生合唱大赛。
比赛那天，龚老师亲任指
挥，他的胞妹赶来为我们
钢琴伴奏。赛场上歌声飞
扬，琴声悠扬，指挥倜傥，
我们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
声，首次参赛就载誉而归！
龚老师为拓展我们的

音乐视野，教我们欣赏和
学唱许多中外名曲，我们
记住了冼星海、聂耳的赫
赫大名；记住了为我们儿
童写歌的乔羽、刘炽、傅庚
辰、李劫夫、瞿希贤、管桦

等作曲家、作家、诗人的名
字。在龚老师指导下，我
们的音乐素养有了质的飞
跃。龚老师倡导的课间十
分钟音乐广播，年复一年日
复一日，歌声响彻校园，音
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扎根。
怀念那个艺术大师们

甘为儿童写歌的时代；怀
念那个唱着我们自
己的歌长大的童
年；怀念教我们唱
歌的老师！是他们
让我们这代人在物

资很不丰裕的日子里精神
始终很富有，直至今天，我
们银发飘飘，依旧童心在
闪耀！
当我考入大学中文

系，研读“意境说”时，每每
感慨于自己对文学的爱好
源自儿童时代的滋养，自
己的审美情趣最初得益于
儿童时代的音乐启蒙；当
我拿起乐谱就能哼唱时；

当老年大学的钢琴老师给
我“节奏稳，乐感好”的评
语时；当我与喜欢音乐的
老友们一起创作了《啊，紫
藤》《春天来了》《银发飘
飘》《心中的小溪》《妈妈的
泪花》《曾经》《朋友，举起
杯》等歌曲时，追溯自己对
音乐的热爱和感知，饮水
思源，感恩儿童时代的音
乐熏陶，感恩老师！
后来听说龚老师本来

是一位音乐家，特殊时期
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我们
小学。回想当年他那不甚
挺拔的腰背，定是负重过
度压弯的吧？儿时懵懂不
谙世事，殊不知老师掩埋
了自己何等的苦痛，微笑
着把音乐和大爱献给了我
们，他的不幸却成就了我
们的大幸！默默祈祷：愿
老师平安。
哦，童年的歌，难忘的

歌，难忘的人！

钱岳旻

难忘的歌，难忘的人

1984年6月，以“上海
书展”为会标的图书展览
举办。举办地却不在上
海，而是中国香港大会
堂。这次上海书展是由上
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和香港三联书
店共同策划主办的。6月2日开幕
当天，香港《文汇报》发表社论说：
“上海书展所绍介的文化，对传播健
康的精神文明，当起着积极的作用，
由此而推动两地的文化交流。”
由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题写的

“上海书展”四字，悬挂在香港大会
堂展厅正上方。书展进行了八天，
上海共有二十家出版社带去六千多
种图书精品，其中不但有当年新书，
还有历年优秀图书，同时赶印了一
批常销书、畅销书。为了满足香港
读者的需要，专门印梓了不少繁体
字读物、盲文读物，以及教科书、艺
术类图书等。香港三联书店从书展
中精选部分图书，专门印制了大型
书目纪念集《上海书展1984》。
主办双方为这次书展作了充分

准备。香港方面选择市中心黄金地
段的场所作为展厅，开动电视、广
播、报刊等媒体跟踪采访，还事前安
排记者到上海踩点进行预热报道，
并印制海报等宣传推广品两万多
份，发放到工商业和大专院校。上

海方面则在图书方面做足文章，特
意带去二十二种珍贵的作家签名
本。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郝
铭鉴专程北上，叩开一家家老作家
的门。叶圣陶一边签《叶圣陶论创
作》，一边高兴地用苏州话说：“格桩
事体要做好格！”冰心更是一口气签
下了三十本《冰心文集》等。朱光潜
不但用上毛笔，还取出一盒印章，选
一方他的笔名“孟实”钤在三
卷本美学文集上，他说印章
中的“实”，就是做学问要踏
实，愿此与香港读者共勉。
在上海的巴金刚从医院回
家，遵医嘱静养，却克服体弱的困
难，破例签了《寒夜》《巴金论创作》
专著。签名书还有柯灵的《长相
思》、俞振飞的《振飞曲谱》、施蛰存
的《陈子龛诗集》，以及画家王个簃、
朱屺瞻、张乐平的画集。这些签名
本在书展上一露面，便被“秒杀”。
老作家陈伯吹、教育学家曹余章还
亲临书展，为香港读者热情签售。
书展过程中，香港大会堂内常

常“爆棚”，读者在烈日当空或倾盆

大雨的马路上排起了长
龙。香港画家方召麟本
来计划外出办事，听说上
海书展即将开幕，毅然推
迟了行期，展览第一天，

就购买了《齐白石册页》四十本，说
要分赠各地画友。香港大学中文系
教授饶宗颐参加开幕式后，意犹未
尽，又两次到书展购书。
上海出版代表团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如向香港市政局图书馆、香港
八家大专院校和十家爱国中学赠
书。举办了四场专题讲座，即陈伯
吹的《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曹余

章的《上海中小学教育的现
状与改革》，杨涵的《鲁迅与
版画出版事业》，茅子良的
《中国木版水印艺术》，会场
都挤得水泄不通。

著名版画家杨可扬受邀，特地
为书展创作了一枚“鱼读月”藏书
票，作为赠品而使香港读者爱不释
手。后来他对我说，这是他平生第
一次刻印藏书票，觉得很受爱书人
喜欢，就一直刻下去，先后刻了三百
多枚藏书票。
在香港举办的上海书展，赢得

了各方好评，时任《明报》社长金庸
先生更是盛赞“书展极为成功，使读
者能够获得满意的享受和服务”。

韦 泱

四十年前的“上海书展”

这件事要追溯到38年前。当时，我为采访和组稿
常去拜访胡道静先生，彼此比较熟悉。一次，胡先生兴
奋地告诉我，上海要开始编纂地方志了。还说，这是一
件大事，大好事！我对编修地方志不甚了了，便冒失地
问胡先生：“为什么要编修地方志？修志对现代化建设
有什么作用？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胡先生可
能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么浅薄的问题。他愣了一下，
而后微微笑了笑，说道：“首先，自古以来，我国历代都
有修国史，编地方志和写家谱的优秀文
化传统。1932年，在邵力之等人的推动
下，上海成立了以柳亚子为馆长的上海
市通志馆，编纂《上海市通志》，我有幸也
参与其中。其次，地方志真实客观记载
了各省市、县区乃至镇村大量的地情资
料，为后人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参考依
据。比如，”说到这里，胡先生停顿了一
下说，“你知道吗？秦山核电站为什么最
后决定建造在浙江海盐县境内？”我茫然
地摇摇头。胡先生说：“除了海盐靠海、
离上海、苏浙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近
等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明清以来的《海盐县
志》记载的海盐地区的地震情况，均没有超过4.75级。”
“哦……”我听后，真有醍醐灌顶之感！原来，编修

地方志竟有如此大的作用。
转眼到了2004年，我在写《文史期刊也应该做到

“三贴近”》时，想起当年胡道静先生告
诉我的例子。但是，当年只是听胡老
即兴道来，若要写进论文，那就一定查
到这些史料才作数。思虑再三，我决
定先打电话到上海通志馆问一下情
况。一位姓吕的男同志问我情况后
说，他现在就帮我去查，如果能查到的
话，我就不用专门去跑一趟了。等了
一刻钟后，我如约拨了电话，吕先生高
兴地告诉我：他查了《海盐县志》和《清
史稿 ·灾异志》后，确实海盐历史上地
震最高为4.75级。我向他表示感谢，
并表扬他和通志馆同仁热心为读者服
务的精神，他却谦虚地说：“这是阿拉
的职责，应该做的。”随后，还说，“今后
有啥要查阅的，随时欢迎。”后来，我终
于打听到他是吕志伟先生。

转眼到了2022年的秋天。一日，突然想起明年2

月是胡道静先生诞辰110周年，便想写一篇纪念文
章。可是，却想不起海盐县地震资料了。翻遍了所有
的笔记本、卡片，一无所获。找到当年的论文，也只记
了一个简单的地震级数。只能再次麻烦上海通志馆的
工作人员。给曾经的同事石梦洁打了个电话，说了我
的请求。她立刻答应帮忙查找。没多久她已委托同事
陈健行帮我查到了有关资料，并发到我的微信里。他
们还用表格形式，从上到下清楚地展示出来：

1678年5月26日（康熙十七年四月初七日），海盐
地震，屋瓦倾覆。《清史稿 ·灾异志》记载，4.75级。

1707年11月7日（康熙四十六年十月），海盐地
震、水沸。清乾隆《海盐县续图经》记载，3.5级。

1737年1月2日（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二日），海盐
地震，《海盐县志》记载，3级。
我马上补充进我的文章里。能够享受到如此快捷

的查阅资料服务，十分暖心。我想所有和我一样享受
到这种优质服务的读者，都会从心底里发出一声由衷
的“谢谢！”并还会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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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钱还没付！”
周围的街坊邻居越聚越多。我一

时百口莫辩，窘迫无比。
那天早上，妻子病了，我只得领受

了买菜的任务。妻子怕我算不清账，特
地抽出两张十元新钞给我。走到一家
蔬菜店里时，恰好看到一篮刚从车上卸
下的蚕豆，颗粒饱满，碧绿生青，正是妻
子最喜欢的，忙不迭让卸车师傅装了一
袋，交收款员过秤，拿出一张十元付了
钱。打了声招呼，将装蚕豆的口袋临时
寄放在收款员旁，买了其他几样蔬菜
后，我又回到收款台前结账。
“蚕豆钱还没付！”收款员说。

我有些错愕，连忙解释刚才已付过钱了。但收款
员不认账，坚持说没有收到过。我反复解释，又急着向
那位给我装袋的师傅求助，他竟自别转身去。
急中生智，突然想到，妻子给我的是两张新钞，应

该是连号的，何不查验一下？收款员十分不耐烦，但众
目睽睽之下，只得拉开半边抽屉。抽屉里全是红红绿
绿的花纸头，如何找得到我的那张钞票？周围已有人
等得心急了：“快点收钱，不要和他绕啦。”收款员把我
晾在一旁，我僵在原地……
这时，一位即将走出店门的女士突然停步折回，打

开皮夹子，抽出一张钞票反复看了看，走过来说：“这是
刚从他手中找来的钞票，是不是同你手中的钞票连
号？”我迫不及待地拿过来，尾号是“76”，与我手中的
“77”连号！我举起两张新钞：“这是你刚刚找出去的十
元钱，是我付的钱！”收款员很是尴尬，仍是拒不认账。
我大声喊道：“人证物证俱在，让大家评评看！”
“对，他付过钱了。我可以证明！”这声音不那么响

亮，却如此有力！
店内一片哗然。女士的话显然起了作用，其他人

纷纷附和。事情就此了结。还来不及说上一句感谢的
话，只看到头戴红色绒线
帽、身穿粉紫色风衣的那
位女子离开的背影。熙熙
攘攘的人流中，那戴着红
色小帽的身影，融入了和
煦的晨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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